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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美
國
A
城
讀
書
的
時
候
，
師
兄
們
神
神
秘
秘
地
告
訴
我
，
系
裡
的
B
教
授
曾
為
美
國
中

情
局
C
I
A
工
作
。
B
是
研
究
漢
語
中
古
音
韻
（
唐
宋
）
的
著
名
漢
學
家
，
一
口
漂
亮
的
京
片
子

，
如
果
只
跟
他
電
話
交
流
，
根
本
聽
不
出
是
美
國
人
。
後
來
B
為
我
們
做
簡
短
講
座
，
這
才
揭
開

他
的
﹁離
奇
背
景
﹂
之
謎
。
B
是
美
國
南
方
人
，
讀
書
時
適
逢
冷
戰
時
期
，
美
國
國
防
部
提
供
獎

學
金
鼓
勵
大
學
生
學
習
﹁關
鍵
外
語
﹂
（essential

languag es

）
，
例
如
俄
文
、
中
文
（
題
外
話

：
這
個
政
策
現
在
還
有
，
我
的
不
少
學
生
就
以
此
申
請
去
中
國
學
習
漢
語
，
還
有
申
請
學
習
阿
拉

伯
文
的
）
。
B
對
中
文
有
興
趣
，
利
用
政
府
資
助
一
氣
讀
到
博
士
。
畢
業
之
後
當
然
要
﹁回
饋
聯

邦
政
府
﹂
，
於
是
在
政
府
某
部
門
翻
譯
中
文
資
料
。
他
告
訴
我
們
，
當
年
他
去
參
加
美
國
政
府
的

漢
語
水
平
考
試
，
筆
試
完
全
沒
問
題
，
可
是
口
試
時
卻
不
慎
落
馬
，
因
為
一
個
小
節
而
沒
能
達
到

最
高
級
。
考
官
問
他
：
﹁您
府
上
哪
裡
？
﹂
他
回
答
：
﹁我
府
上
X
﹂
，
說
完
之
後
馬
上
意
識
到

自
己
犯
錯
了
。
須
知
﹁府
上
﹂
乃
是
尊
稱
他
人
的
宅
邸
或
是
故
鄉
，
不
能
用

來
自
稱
的
。

昨
天
看
某
網
絡
小
說
，
其
中
一
位
中
國
古
代
的
公
主
大
剌
剌
地
說
﹁我

府
上
﹂
云
云
，
就
讓
我
想
到
這
段
往
事
了
。

現
代
漢
語
與
時
俱
進
，
很
多
過
去
的
詞
彙
都
在
逐
漸
消
失
，
很
多
約
定

俗
成
的
用
法
在
悄
悄
改
變
，
又
有
新
的
詞
彙
、
語
法
和
用
法
漸
漸
出
現
，
這

是
語
言
發
展
的
規
律
，
從
來
如
此
。
想
當
年
，
先
秦
的
古
漢
語
中
關
於
馬
的

名
詞
就
有
八
種
以
上
，
細
分
什
麼
黑
馬
、
白
馬
、
花
馬
等
等
，
如
今
這
些
都

已
經
很
少
在
日
常
用
語
中
見
到
了
，
因
為
當
時
的
那
種
社
會
文
化
已
經
不
存

在
了
。
教
現
代
漢
語
的
時
候
，
我
也
替
美
國
學
生
慶
幸
，
他
們
不
需
要
學
日

文
或
韓
文
中
的
敬
語
、
謙
稱
，
漢
語
動
詞
也
沒
有
法
文
俄
文
的
什
麼
時
態
、

變
位
和
變
格
。
隨
着
獨
生
子
女
的
增
多
，
以
後
可
能
某
些
親
屬
稱
謂
也
會
在

現
代
漢
語
中
消
失
。
然
而
對
於
某
些
涉
及
禮
儀
的
漢
語

常
識
性
錯
誤
，
我
總
是
不
能
釋
懷
，
總
覺
得
作
為
每
個

受
過
中
等
語
文
教
育
的
人
都
應
該
盡
量
避
免
。
我
這
裡

指
的
還
只
是
稱
謂
，
不
是
什
麼
﹁罄
竹
難
書
﹂
之
類
的

﹁艱
深
﹂
成
語
，
可
以
任
由
﹁有
識
之
士
﹂
隨
意
發
揮

、
做
出
﹁創
造
性
詮
釋
﹂
的
，
這
可
能
是
我
的
職
業
病

犯
了
。家

鄉
的
評
彈
藝
人
曾
經
說
過
一
個
關
於
稱
謂
的
笑
話
。
某
人
附
庸
風
雅

，
稱
自
己
的
哥
哥
為
﹁舍
哥
﹂
（
吾
鄉
方
言
與
﹁沙
鍋
﹂
諧
音
）
，
又
稱
自

己
的
外
甥
為
﹁家
甥
﹂
（
吾
鄉
方
言
與
﹁傢
什
﹂
，
即
傢
具
器
皿
，
諧
音
）

。
﹁家
兄
﹂
﹁舍
弟
﹂
約
定
俗
成
，
大
約
因
為
﹁家
﹂
稱
呼
比
自
己
年
長
的

家
人
，
﹁舍
﹂
則
指
比
自
己
小
的
。
如
果
現
代
人
覺
得
這
種
區
別
太
複
雜
，

那
麼
有
位
央
視
的
著
名
主
持
人
稱
自
己
的
父
親
﹁令
尊
﹂
就
太
離
譜
了
。

﹁令
﹂
者
，
美
好
也
，
現
在
還
有
﹁令
名
﹂
的
說
法
，
用
來
稱
呼
自
己
的
家

人
是
不
妥
當
的
。
現
在
也
有
人
介
紹
自
己
的
太
太
為
﹁夫
人
﹂
，
這
也
是
有

問
題
的
，
因
為
﹁夫
人
﹂
是
尊
稱
，
只
能
用
來
稱
呼
他
人
的
配
偶
。

說
到
這
裡
，
想
到
古
漢
語
和
今
天
的
日
文
、
韓
文
一
樣
，
也
是
非
常
講

究
﹁內
外
﹂
之
分
、
﹁高
低
﹂
之
別
的
，
某
種
程
度
上
是
社
會
等
級
制
度
造

成
了
語
言
上
的
差
別
。
也
許
有
人
會
說
，
那
麼
摒
棄
語
言
中
這
些
繁
瑣
細
微
的
區
別
正
是
社
會
進

步
、
民
主
擴
大
的
表
現
了
。
這
種
看
法
是
否
正
確
姑
且
存
而
不
論
。
我
想
到
的
是
最
近
在
美
國
鬧

得
滿
城
風
雨
的
美
國
留
學
生
阿
曼
達
‧
諾
克
斯
（A

m
anda

K
nox

）
在
意
大
利
被
控
參
與
謀
殺

她
的
英
國
室
友
，
並
被
判
刑
監
禁
二
十
六
年
的
案
子
。
被
告
的
美
國
朋
友
和
家
人
都
說
她
是
一
個

純
真
善
良
的
姑
娘
，
根
本
不
可
能
殺
人
，
意
大
利
媒
體
卻
將
她
描
述
成
一
個
奸
詐
無
恥
的
謀
殺
犯

，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是
她
在
受
審
時
對
於
法
官
沒
有
使
用
類
似
﹁您
﹂
這
樣
的
尊
稱
，
而
是
用
了
意

大
利
語
中
對
孩
子
和
比
自
己
身
份
低
的
人
才
能
使
用
的
﹁你
﹂
。
可
見
，
一
個
文
明
的
興
衰
固
然

並
不
是
僅
看
它
是
否
能
夠
保
存
其
語
言
中
的
微
妙
精
深
之
處
，
然
而
對
於
個
人
來
說
，
稱
謂
有
時

是
性
命
攸
關
的
大
事
呢
。

我喜歡《大公園》，理由不止
一個，其中之一就是那裡常有啟發
我反思人生的散文。

○七年七月十三日有一篇齊人
的《習慣 「失望」》，它針對世間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普遍現實，說

「不管你是否習慣，失望都會不期而至，大失所望的
事屢屢光顧，大喜過望的事卻少如鳳毛麟角。」 「我
們雖然都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但總是收穫失望的莊
稼，頗讓人沮喪。其實，失望也是人生的重要內容，
失望使我們痛苦，使我們遺憾，使我們憤怒，也使我
們感到生命的真實存在。因為，只有死人才不失望。
」 作者抓住了失望的積極意義，發出生命的強音：
「習慣 『失望』 ，但永不放棄希望；習慣失望，卻不

屈服於失望；心懷希望而來，收穫失望而去；在無數
次失望的廢墟上，建起希望的大廈。人生當如是。」
這篇散文，隔些時日我就讀一次。

○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有國良的一篇《完美是件太
重的行李》，它剖析 「月有陰晴圓缺，天有風雲雷電
，花無百日好，人無一世平」的世相後，分析道：
「追求完美的人極易憤怒，也不太容易和人搞好關係

，還會傷別人的自尊心，挫傷他人的積極性，因此他
們容易孤獨和傷感。」 「他們預先設計了十全十美的
目標，凡事力求盡善盡美，一旦達不到，就深深自責
，痛悔不已。甚至還會信心受損，情緒受挫。」 原來
，完美主義不但不好，而且很危險。讀國良文，不由
得想起了朱光潛的告誡： 「 『我們所居的世界是最完
美的，就因為它是最不完美的，』 這話表面看去，不
通已極，但是實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類
所過的生活──比好一點，是神仙的生活，比壞一點

，就是豬的生活──便呆板單調已極，因為倘若件件事都盡善盡美了
，自然沒有希望發生，便沒有努力奮鬥的必要。」

○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有汪金友的一篇《婚姻的 「四個等級」》，
它把婚姻比作花朵： 「可意的婚姻，是天上的花朵；可過的婚姻，是
地上的花朵；可忍的婚姻是塵埃裡的花朵；不可忍的婚姻，是牢獄裡
的花朵。」 此番比喻多麼貼切。無人不曉得愛情是婚姻的美麗內核，
然而，愛情這東西，是稀缺之物，更難得成為耐用品。那教堂裡的婚
禮誓詞，要雙方在疾病和困窮襲來之時堅守，是因為人們心裡明白那
是難得做到的，所以才要設計一個儀式，營造一種神聖的氣氛，鼓勵
凡人永葆超越自我的激情。怪不得曾有人感慨：愛情是樣好東西，可
是它是一件奢侈品，並非人人可以得到或擁有。愛情不是等來的，不
是搶來的，不是祈來的，也不是買來的，更多的時候它是從天上掉下
來的，不過，有的人接住了，有的人沒有接住。這種說法多少是有道
理的。

記得蘇格拉底講過，未經審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那幫助我審
察人生的人，可不是一般的師友呀。

如今，我每天要到大公園走一走，有時，也在園裡栽點什麼。可
是，兩年之前，我並不知道它，經友人介紹，才 「發現」這塊有特色
的園地。我想，編輯朋友是不是可以將《大公園》的精品結集出版，
像內地某些報紙那樣。如此，一定能讓更多的讀者受惠。大公園，闢
於得開放之先的大都市，呼吸與國運相通，其一枝一葉自然會受到許
多黑眼睛的關注。作為一個受益不少的新讀者，願這塊園地春天常駐
，姹紫嫣紅， 「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撒嬌，《辭海》解釋為一種女性化的故意
示弱或嬌嗔表現。但某些大老爺們兒也能駕輕
就熟，鬚眉不讓巾幗，丈二金剛強做小兒女狀
，鬚眉大漢硬充二八嬌娘，怎麼看都彆扭，但
人家自我感覺良好。

詩人孟浩然很想仕途發達，可惜一直沒有
機會。一次去找老友王維玩，皇帝突然闖了進來，知道他是著名詩
人，就要他唸唸新作。孟浩然激動啊，臉都漲紅了，都四十歲的人
了，還扭扭捏捏得像個小姑娘，結結巴巴地唸起自己的一首最得意
的新詩，既有頌聖的主旋律，又多少帶了一點怨尤之情，撒嬌之意
。當他滿懷激情唸到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這句時，皇帝的
臉登時就拉下來了： 「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說完
就拂袖而去。得，孟浩然這極其失敗的一次御前 「撒嬌」徹底斷送
了自己做官之路。

政客撒嬌，別有味道。胡適對國民黨政權一直就是這樣，若即
若離，時緊時鬆，總的來說是附在這張皮上的毛，但也時不時撒點
嬌，使點小性子，就像季羨林評價的那樣，偶爾也 「挑點小毛病，
鬧點獨立性。」別看他有時也裝模作樣地批評政府，但總的來說是
屬於小罵大幫忙之類，所以，很得蔣氏父子青睞，胡適去世後，蔣
介石送過一副輓聯，高調褒揚他是：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
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名士柳亞子也撒過一回嬌，開局欠佳，結局不錯。建國伊始，
人才匯聚北京，各得其所，他自以為是個建國棟樑之材，又是毛、
周老友，必當大用。可大夥都知道他寫寫詩、發些議論尚可，若幹
起政務實事來，就不大合適了。所以，就連發誓一輩子決不做官的
黃炎培都當副總理了，他還一直被閒置着，於是就撒了一次嬌，給
毛澤東寫詩發牢騷要回富春江當嚴子陵去，毛澤東寫詩奉勸他 「莫
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你還是不要走了，咱們一起在
北京幹吧。最後，給了他兩個委員和文史館員職務，雖無拍板決策
實權，但名頭挺響，活也不累，食有魚，行有車，倒也逍遙自在。

撒嬌，對女性來說，是自然而然的本色表現，說來就來，率性
而為，不必刻意準備，專門訓練。對大老爺們兒而言，則是有一定
難度的 「技巧」表演。成功的撒嬌，要選準對象，看好機會，把握
分寸，拿捏得當，不是誰都能輕鬆勝任的。

又
到
年
末
，
將
添
新
歲

。
甩
甩
頭
，
拋
開
一
縷
惆
悵

，
推
開
窗
，
迎
進
早
晨
清
新

的
空
氣
。
隨
着
第
一
縷
陽
光

的
到
來
，
我
的
心
情
也
變
得

亮
堂
而
溫
暖
起
來
。
細
細
思

量
，
在
這
即
將
過
去
的
一
年

裡
，
我
不
敢
說
每
天
都
過
得
很
充
實
，
但
我
知

道
，
我
一
直
在
努
力
工
作
，
認
真
對
待
生
活
，

我
沒
有
虛
度
時
光
。

窗
外
，
在
晨
曦
中
匆
匆
行
走
的
路
人
，
為

何
步
履
有
些
沉
重
？
是
二
○
○
九
的
經
濟
不
景

氣
，
使
得
你
肩
上
的
擔
子
加
重
，
讓
你
的
心
情

多
了
紛
擾
？

我
不
由
得
想
起
那
天
在
長
途
車
站
候
車
時

見
到
的
一
幕
。
熙
熙
攘
攘
的
候
車
室
裡
，
很
多

返
鄉
客
在
焦
灼
地
等
待
，
其
間
有
孩
子
的
哭
鬧

聲
，
有
婦
人
的
呵
斥
聲
。
在
這
嘈
雜
的
環
境
裡

，
我
身
旁
坐
着
的
一
個
男
子
卻
異
常
地
安
靜
。

他
眼
神
定
死
在
某
個
角
落
，
默
默
地
抽
着
煙
，

悶
不
作
聲
。
這
時
，
一
個
身
材
微
胖
，
頭
髮
有

些
凌
亂
的
婦
女
，
懷
抱
一
個
嬰
兒
走
到
男
人
跟

前
說
：
﹁他
爸
，
別
只
顧
着
抽
煙
了
，
沒
什
麼

大
不
了
的
，
咱
有
手
有
腳
的
，
只
要
一
家
人
平

平
安
安
地
在
一
起
，
一
切
都
會
好
起
來
的
。
我

們
應
該
笑
着
回
家
，
日
子
還
長
着
呢
！
﹂
說

完
，
她
把
嬰
兒
塞
到
男
人
懷
裡
。
他
分
明
地

感
覺
到
孩
子
的
重
量
，
這
才
回
過
神
，
目
光

變
得
生
動
起
來
，
凝
視
着
懷
中
兩
腮
通
紅
的

小
娃
娃
，
小
傢
伙
正
咧
着
嘴
對
他
笑
，
深
深

的
小
酒
窩
可
愛
極
了
，
男
人
的
嘴
角
也
露
出

了
微
笑
…
…

我
被
這
情
景
觸
動
了
。
雖
然
我
們
的
生
活

還
有
很
多
艱
辛
，
雖
然
日
子
過
得
還
不
夠
輕
鬆

，
但
只
要
相
信
，
憑
着
我
們
勤
勞
的
雙
手
，
樂

觀
的
心
態
，
一
定
能
迎
來
來
年
的
曙
光
。

二
○
○
九
已
經
結
束
，
在
經
濟
危
機
的
衝

擊
下
，
許
多
人
丟
掉
了
工
作
，
也
有
許
多
人
重

新
找
到
了
工
作
，
或
許
還
在
找
工
路
上
徘
徊

…
…
快
樂
的
人
繼
續
努
力
，
憂
傷
的
人
別
沮
喪

，
這
只
是
短
暫
的
，
一
切
都
會
過
去
。
金
融
危

機
已
得
到
緩
解
，
我
們
應
該
以
堅
強
的
毅
力
來

面
對
現
實
，
這
樣
才
不
會
讓
二
○
○
九
的
最
後

一
刻
留
下
任
何
遺
憾
。

陌
生
人
，
不
論
你
是
離
鄉
遠
行
，
還
是
重

回
故
里
，
請
卸
下
憂
愁
的
包
袱
，
揹
上
快
樂
的

行
囊
吧
，
一
路
順
風
！
記
住
，
過
去
的
並
不
代

表
被
遺
忘
，
其
實
痛
苦
或
感
人
的
一
幕
幕
早
已

在
內
心
深
處
存
檔
。
從
這
一
刻
起
，
珍
藏
起
二

○
○
九
，
迎
接
一
個
全
新
的
二
○
一
○
。

「螞蚱扣大肉，幸福不生鏽
。」這首流傳於魯西北的順口溜
，描繪的正是一道能給大家帶來
幸福的一道菜：螞蚱扣肉。第一
次品嘗螞蚱扣肉，是在一次同學
聚會上。那次我們幾十個同學聚

在一家飯店用餐，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高中同學
胖軍從包裡掏出一盒從家裡帶來的肉菜，叫我們大
家品嘗。當時每人只嘗了一口，菜盒就見了底，每
個同學嘗後無不豎起大拇指：這道菜味鮮、肉嫩，
吃起來香而不膩，而且吃後口中竟然能留有餘香！
胖軍說這是老家的 「螞蚱扣肉」，是道能帶給大家
幸福的菜。當時哥幾個一擁而上，把胖軍撓得差點
毀了容：這小子家裡有這麼好吃的菜，竟然只帶一
小盒，幾十個同學的食慾被吊起來，誰來負責？

那時候，我正在休班，有大把的時間，就賴上
胖軍，要到他家取經學做這道 「螞蚱扣肉」。胖軍
的爸媽熱情地接待了我，當聽說我是特意來這裡學
做螞蚱扣肉時，阿姨臉上帶着自豪的微笑，說自己
最擅長做螞蚱扣肉，這道菜在城裡沒賣的，城裡人
想吃還吃不到呢。阿姨告訴我：這螞蚱扣肉，最關
健的是螞蚱肉要出味，菜才能做得成功。俗話說秋
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秋末逮螞蚱再好不過，這時
候的螞蚱通常都已經打蔫，用個網兜在野地裡一
「掃蕩」就能逮上幾十隻。

把逮的螞蚱用細繩拴好，放在太陽下面曬兩天
。然後用針在螞蚱身上扎幾個小眼，放到醬油裡泡
兩天入味。把入味的螞蚱取出，在五分熱的油鍋裡
炸一遍，等到螞蚱變成深黃色取出，再把螞蚱放太
陽底下曬乾，然後用擀麵棒把螞蚱壓成細粉。螞蚱

粉是扣肉的關鍵調料，在製粉的時候一定要耐心，
不要怕麻煩。否則螞蚱粉質量不高，做出的扣肉鮮
味會大減。

取二三斤瘦肉較多的五花肉切成塊，洗淨用水
煮熟。再在鍋中放入少量花生油，等油有七八分熱
，把肉塊放入，炸十五分鐘取出放到一個大碗中。
再把螞蚱粉、蒜瓣、豆豉、食鹽和醬油放入碗中，
把碗扣到鍋裡燜半個多小時，這時香噴噴的螞蚱扣
肉就出鍋了！我曾經問過阿姨，為什麼說螞蚱扣肉
能扣住幸福？她笑呵呵地告訴我： 「螞蚱扣肉在我
們這裡又叫團圓菜，在外的親戚朋友歸來時，全家
人會圍坐在一起，吃這道螞蚱扣肉。和家人相聚吃
團圓飯，心裡能不幸福嗎？」

「螞蚱扣肉，扣住一鍋幸福。」我想，這道菜
之所以如此美味，大概也摻進了生活的味道吧。

到倫敦西敏寺參觀、憑弔的人
流，每天絡繹不絕，入寺參觀似乎
成為外國遊客的不二之選。

大教堂的魅力元素是多樣的，
包括建築藝術的元素；近距離接觸
皇室加冕典禮及名人葬禮的元素；

而近年來，文學元素成了大教堂的 「新賣點」，寺中
的詩人角，被文學愛好者視為英國文學的聖地，每年
不同的時間，著名詩人、作家的誕辰及忌辰紀念活動
，均在此舉行，讓英國文學的魅力和影響力，不斷地
延續下去。

西敏寺始建於公元九六○年，原是一座本篤會修
道院，一○六五年，懺悔者愛德華對修道院進行修復
和擴建；今日大教堂的規模，是亨利三世擴建的成果
，在十三世紀中葉，他斥巨資對此進行大規模擴建和
修飾，融入法國哥德式的建築風格，使之成為國際著
名的大教堂。

目前，西敏寺內安葬着三千位名人，設有六百個
大小各異的墓碑，有歷代君王、名臣的奢侈墓葬；也
有樸素、莊重的戰爭英雄紀念碑。

詩人角建立在寺中的南耳堂，總面積約為三十平
方米，靠近兩扇大窗的區塊約十平方米，是詩人角的
起源地，另一區塊約為二十平方米，兩區塊間由一石
牆相隔。目前，有一百多位作家、詩人以及少量的藝
術家被納入詩人角的範圍中。

詩人角誕生於十六世紀，完全是一件機緣巧合的
事情。根據詹姆斯．威肯遜的《詩人角》一書介紹，
詩人喬叟是第一位 「落戶」在詩人角的文學界人士，
但喬叟的最早墓葬地是在西敏寺的聖．本納迪小教堂
的入口處。

格寧林在《文學倫敦》中介紹，喬叟之所以能夠
被安葬在名寺內，是因為他曾經服務皇室多年，加上
他的夫人菲烈芭是女王的女侍官；而喬叟的姐姐凱瑟
琳是英格蘭親王蘭開斯特公爵約翰的情婦，因此，喬
叟在一四○○年逝世時，有幸被墓葬在寺中。

在喬叟死後的一百年間，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其時，一位沒有太大名氣的
詩人尼古拉斯．布賴姆自行出資購買了一塊灰色大理
石墓碑，經教長同意後，將喬叟的墓地遷入南耳堂重
新安葬。隨後，詩人斯本塞在十六世紀末，被安葬在
喬叟的旁邊。經過五百年的磨蝕，喬叟墓碑上的字跡
已難以辨認，但詩人的作品仍為後人所稱道。

大凡被恩准在詩人角中安葬或立碑的文學家和藝
術家，均須教長同意方可在此 「落戶」。權威學者認
為，將南耳堂定名為詩人角，是因為從十五世紀至十
八世紀，英國文壇大都以詩歌和戲劇作品為主，因此
將之取名為詩人角。

今日，有超過一百位文學家以及極少數的藝術家
在此立碑或安葬。據了解，大部分的詩人、作家在死
後的數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後，方被後人向教長
推薦，才有幸在此樹碑立傳。

凱德蒙是詩人角中，經歷最長考驗時間的詩人，
這位公元七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詩人，是英
國最早留下姓名的詩人，他的全部詩作均以宗教為題
材，在他死後的一千三百年，即一九六六年，才被後
人為他在詩人角立下一席之地。

在詩人角中，最風光的文人莫過於莎士比亞了。
這座一米多高的雕像由威廉．肯特設計，彼德．舒梅
克斯雕塑而成，莎翁右手托腮，左手指着其作品《暴
風雨》中的名句，這尊雕像將莎翁的文雅、深邃的性
格刻畫得淋漓盡致，被認為是詩人角中的精品。一位
評論家參觀這尊雕像後著文指出，此尊塑像更符合莎
翁的性格。他認為，在莎翁故鄉教堂中的莎翁像，荷
蘭雕塑師將他雕塑成一個肉販子的神態，實在有失大
文豪的風範。詩人角在莎翁死後一百二十四年後，即
一七四一年才為他立像，根據莎翁生前的遺願，一旦
入土，不再遷移，故而他的墳墓不在詩人角，這也是
對死者的尊重。

在莎翁塑像之上，擺放着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雪
萊和濟慈的小石碑，而在莎翁的兩邊分別是簡．奧斯
汀和勃朗特姐妹的小石碑，人們不禁好奇地發問，為
何與雪萊、濟慈齊名的拜倫，卻被安置在另一地方呢
？根據《詩人角》一書的敘述，拜倫在一八二四年病
逝，在一九二四年，他的追隨者曾向教長建議為其立
碑卻遭到拒絕；大教堂的教長們認為，拜倫與其同父
異母的姐姐發生亂倫關係，有傷風化，為宗教倫理所
不容，因此將之拒於詩人角外，直至一九六九年，拜
倫的名字才被安排在詩人角的地板上，也是僅留下他
的名字而已。不過，一位資深學者指出，由於詩人角
可利用的空間越來越少，因此，從十九世紀開始，所
有的詩人、作家一律使用簡單的墓碑，如狄更斯的墓
碑，只記錄他的名字。

在一九八五年安葬的一戰詩人墓碑，將十六位著
名詩人的名字一起寫在一塊墓碑上。有的詩人、作家

的名字則被鑲嵌在大玻璃上。如女詩人伯尼、愛爾蘭
作家、詩人王爾德等。

無論用何種方式紀念這些文學界的精英們，對文
學愛好者而言，詩人角的建立是一份彌足珍貴的文學
遺產，在這個小小的世界裡，人們可以追尋到英國文
學一千多年的發展史。

更值得一提的是，每逢到了某位作家或詩人的忌
辰，他們的國際書迷會、詩迷會，便會組織會員們到
此進行拜祭。

西敏寺的工作人員表示，作家狄更斯是詩人角中
最耀目的一位，每逢到他的忌辰（六月九日），狄翁
國際書迷會的會員們會到此舉行簡單的紀念活動。狄
更斯的小墓碑上，常年都有瞻仰者贈送的鮮花。

詩人角是英國文學的一個縮影，每位參觀者在此
逗留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都在有意無意中感受到文學
的影響力。難能可貴是，今日重新捧讀先輩們文學作
品，仍可以感到字裡行間中散發的無比感染力。

一
九
七
九
年
內
地
中
國
開
始
實
施
獨
生
子
女
政
策
，
提
倡
一
對

夫
婦
只
生
育
一
個
孩
子
。
三
十
年
後
，
原
本
在
家
受
寵
愛
的
獨
生
子

女
大
部
分
已
成
家
立
業
，
洗
衣
、
做
飯
、
收
拾
房
間
…
…
一
連
串
的

家
務
成
為
他
們
之
間
的
一
道
難
題
。
最
近
，
一
款
六
面
印
有
買
菜
、

做
飯
、
洗
衣
、
洗
碗
、
擦
地
、
呆
着
的
骰
子
在
內
地
太
原
市
場
上
熱

銷
，
夫
妻
之
間
可
以
通
過
擲
骰
子
來
分
配
家
務
。

據
悉
，
每
款
家
務
骰
子
，
價
位
一
般
在
一
元
到
五
元
人
民
幣
不

等
，
買
家
務
骰
子
的
大
多
為
﹁八
○
後
﹂
的
年
輕
夫
妻
，
但
也
不
乏

趕
時
髦
的
老
夫
老
妻
。

﹁我
們
兩
個
人
都
是
獨
生
子
女
，
平
時
家
務
都
很
少
上
手
，
剛

成
立
自
己
的
小
家
庭
，
對
於
家
務
每
次
都
是
一
場
心
理
較
量
，
髒
碗

、
髒
衣
服
堆
在
那
裡
，
看
誰
能
忍
到
最
後
。
聽
好
友
說
有
﹃家
務
骰

子
﹄
，
馬
上
就
來
購
買
。
﹂
二
十
三
歲
的
王
婷
婷
今
年
五
月
剛
結
婚

，
卻
因
做
家
務
事
和
丈
夫
抬
上
槓
了
。
買
到
骰
子

後
，
可
以
和
老
公
共
同
分
擔
家
務
，
﹁聽
天
由
命

﹂
的
結
果
，
大
家
應
該
都
會
心
服
口
服
。

二
十
八
歲
的
張
麗
已
經
結
婚
兩
年
，
她
認
為

，
﹁家
務
骰
子
﹂
是
一
種
不
錯
的
家
務
分
配
方
式

，
對
打
破
男
主
外
女
主
內
的
傳
統
思
想
有
很
大
幫

助
，
現
在
大
多
夫
妻
都
是
雙
職
工
，
所
以
家
務
應

當
相
互
分
擔
，
偶
爾
用
骰
子
來
決
定
，
還
能
給
生

活
添
幾
分
浪
漫
。
但
如
果
天
天
採
用
擲
骰
子
分
配

家
務
那
就
傷
感
情
了
。

專
家
表
示
，
﹁家
務
骰
子
﹂
的
出
現
，
說
明

年
輕
人
已
經
將
娛
樂
精
神
融
入
到
了
家
庭
和
生
活

之
中
。
同
時
，
隨
着
女
性
社

會
、
經
濟
地
位
的
提
高
，
男

主
外
女
主
內
的
傳
統
模
式
被

改
變
，
女
性
在
家
庭
中
擁
有

與
男
性
同
等
的
地
位
，
雙
方

通
過
擲
骰
子
，
家
務
相
互
分

擔
。

但
同
時
，
專
家
也
強
調
，
把
它
作
為
一
種
遊

戲
調
劑
一
下
生
活
倒
也
無
可
厚
非
，
如
果
真
的
做

每
項
家
務
都
需
要
搖
骰
子
決
定
，
那
只
能
說
明
他

們
不
具
備
基
本
的
生
活
技
能
和
情
商
，
還
沒
有
明

白
婚
姻
真
正
的
意
義
。
這
只
是
一
陣
子
的
遊
戲
，

在
家
天
天
搖
骰
子
分
配
家
務
並
沒
有
可
行
性
。

一
項
調
查
資
料
顯
示
，
內
地
百
分
之
六
十
的

獨
生
子
女
從
未
做
或
很
少
做
洗
碗
、
洗
衣
服
和
做

飯
等
家
務
，
獨
生
子
女
平
均
每
日
只
有
十
一
分
鐘

的
勞
動
時
間
。
近
年
在
上
海
，
已
有
家
長
採
用
孩

子
做
家
務
可
以
換
取
一
定
的
﹁薪
水
﹂
的
做
法
，

以
滿
足
孩
子
提
出
的
購
物
要
求
。

這
樣
的
新
鮮
事
出
現
在
上
海
一
家
在
外
貿
公

司
任
職
的
景
君
家
中
。
一
次
偶
然
，
景
君
從
育
兒
論
壇
上
得
到
啟
發

，
想
出
了
讓
孩
子
按
揭
購
物
的
辦
法
。
他
和
兒
子
一
起
制
訂
了
君
子

協
議
，
說
明
除
了
生
日
、
兒
童
節
、
聖
誕
節
等
幾
大
節
日
外
，
如
果

要
想
買
玩
具
，
孩
子
必
須
用
自
己
的
﹁薪
水
﹂
購
買
。
考
慮
到
兒
子

沒
有
經
濟
來
源
，
雙
方
商
定
可
以
用
家
務
勞
動
形
式
換
取
一
定
報
酬

。
﹁洗
碗
五
元
∕
次
（
量
大
可
酌
量
增
加
）
、
擦
地
十
元
∕
次
（
必

須
是
趴
在
地
上
用
布
擦
的
那
種
）
…
…
﹂
在
和
孩
子
達
成
君
子
協
議

後
，
雙
方
共
同
商
量
出
了
這
套
議
價
方
案
。
景
君
表
示
，
這
樣
不
僅

能
讓
孩
子
幫
着
做
一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家
務
，
還
可
以
培
養
他
按
勞
所

得
的
思
想
。
對
此
，
上
海
市
家
庭
教
育
研
究
會
副
會
長
曹
子
方
教
授

則
認
為
，
隨
着
時
代
的
變
遷
，
孩
子
對
於
父
母
的
教
育
要
求
也
在
發

生
改
變
，
如
何
運
用
智
慧
設
計
出
家
庭
教
育
的
新
契
合
點
應
是
為
人

父
母
者
需
不
斷
考
慮
的
。

􀎠府上􀎡、􀎠令尊􀎡及其他
馮 進

告
別
二
〇
〇
九
，
迎
接
二
〇
一
〇

李
宗
惠

讓
人
生
值
得
過

言
止
善

倫敦的詩人角 王亞蘭

螞
蚱
扣
肉

李
景
香

小夫妻擲骰分配家務 文 佳

爺們兒撒嬌 齊 夫

倫敦西敏寺


